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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傣族原始宗教化、原始宗教佛教化、佛教傣族全民化，三位一体，深深地贯穿于傣族的历
史和文化生活中，而傣族佛幡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鲜活地呈现了这一文化交融的现象。从符号指

称对象的角度，即从图像符号、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三种类型进行研究，将有助于认识和理解绚丽

而神秘的傣族佛幡艺术符号。傣族佛幡艺术作为一种图像符号，在内容上多取材于大自然，以客观

自然物的生态形状为原型进行仿生、演变等，具有仿生性；又由于织锦佛幡编织工艺按纵横（斜）向

的数学规律整合处理，并对图像进行适形简化抽象，傣族佛幡在形态上多为几何形。傣族佛幡艺术

作为一种指示符号，传达、展现和宣扬了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教义精髓和佛教思想，具有指示教育性；

根据材质和工艺，可以区别不同地区的佛幡，具有指示区分性。傣族佛幡艺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

佛幡上有佛塔、殿堂和亭阁等建筑物图案，主要用于宗教仪式，具有宗教的神圣性，是一种神圣的象

征符号；其用鲜活的生活与景物阐释宗教内涵，充满世俗味和人间情，是一种世俗的象征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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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傣族的历史上，以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灵物
崇拜为主的原始宗教，作为傣族的原生宗教，与傣族

原始社会、原始先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傣族创

世思想和文化艺术的源头。随着社会的发展，佛教

作为一种比原始宗教更加先进的文化开始进入到傣

族人民生活中，并得到迅速的传播与发展。但原始

宗教留下的深深烙印并没有因此而磨灭，反而在南

传上座部佛教传入之后，与之相互渗透、相互交融，

形成了傣族原始宗教化、原始宗教佛教化、佛教傣族

全民化的局面，并贯穿于傣族的历史和文化生活中。

傣族佛幡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鲜活地呈现了这一

文化交融的现象［１］，因此，研究傣族的佛幡艺术符

号，对研究傣族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傣族佛幡艺术符号的类型，是理性解读傣

族佛幡艺术的一条重要途径。探讨傣族佛幡艺术符

号的类型，可以更好地了解傣族佛幡艺术的表现形

式、内涵意义、结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傣族佛幡艺

术符号的分类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根据所用媒介的

特点，可将其分为性质符号、单一符号和规则符号；

根据符号的解释关联性，即从符号取得意义的性质，

可将其分为名辞符号、命题符号和论证符号；根据其

表现内容，可将其分为自然类符号、生活类符号和装

饰类符号；根据符号指称的对象，可将其分为图像符

号、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由于在傣族佛幡艺术视

觉符号的研究中，我们关注的不是把什么当作符号，

而是创作符号的方式，因此从符号指称对象的角度，

即从图像符号、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三种类型进行

研究，将有助于认识和理解绚丽而神秘的傣族佛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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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符号［２］。以往对傣族佛幡的研究或是从其工

艺制作手段和题材内容等方面对其进行分类，或是

探讨其纹样的类型与艺术特点，较少从符号学角度

对傣族佛幡艺术展开分类研究。鉴于此，本文拟在

探讨傣族佛幡艺术符号的类型基础上，探析傣族佛

幡艺术的表现形式、内涵意义，以期为傣族佛幡艺术

研究提供参考。

　　一、傣族佛幡艺术是一种图像符号

图像符号是通过“形象相似”的模仿或图似存

在的事实，借用原已具有意义之事物来表达它的意

义［３］。这是一种原始的意义表达方式，直接、简单、

清晰、明了，表达性强，识读性好，因此人类的原始艺

术都竭力使用大自然的原始形象，表达所欲代表的

意义。傣族佛幡艺术即是如此，其作为一种图像符

号，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特征。

１．仿生性
傣族佛幡表现的内容多种多样，几乎涉及生活

的方方面面，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仿生。傣族

佛幡反映的内容与其居住环境密不可分，即取材于

大自然，以客观自然物的生态形状为原型，再对其进

行仿生、演变、推理、扩展、适形等，以形成图像符号

的基本素材，并以此为基础，应用白、红、黑、蓝、绿、

棕等各种鲜艳的色线，编织出诸如孔雀、大象等动物

类纹饰，寺庙、亭塔等建筑类纹饰，以及树木、花草等

植物类纹饰。

孔雀纹（见图１）是傣族佛幡中最常见的一种
图案。孔雀在傣族地区是美丽和吉祥的象征，其

典故又来源于佛教的教义故事：在释迦牟尼成佛

之前，他的四个兄长不相信其能成佛，并与其打

赌，在释迦牟尼成佛之后，其兄长便履行诺言，赌

手者缺手，赌头者成龙，赌身者成凤，赌尾者成孔

雀。因此，孔雀在佛教中有告诫教徒对佛祖要信

任、虔诚，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之寓意［１］。而傣族佛

幡中的孔雀纹则又是仿生的结果，据说景洪坝子

历史上曾经是成千上万孔雀聚居的地方，因此，西

双版纳被称为“孔雀之乡”。傣族佛幡中的孔雀纹

是傣族信徒经过长期的观察总结，将孔雀最引人

注目的部位（头冠和屏羽）进行夸张处理、其他部

位缩略简化而形成的。高高昂起的头部、张开散

布的羽尾，活灵活现地表现出孔雀的特征，并使孔

雀的美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４］。

乘象纹（见图２）是对傣族人乘象出行的艺术写
照。在傣族地区，象纹不仅在原始宗教中经常出现，

而且在佛教中大象是普贤菩萨的坐骑，是忠诚、和

善、友好的象征，也作为神兽在佛教的教义中出现，

它是原始宗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承载体［１］。另

外，象纹也反映了傣族一定时期的社会风俗和历史

图１　傣族孔雀纹 图２　傣族乘象纹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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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傣族自古就崇拜象，并有养象之习俗，早在唐

朝傣族即有养象以耕田的记载，而宋代以后傣族又

有以乘象为贵的风尚。乘象纹图案中的象驮宝塔房

或象驮颂经亭等纹饰，俨然就是过去“乘象出巡”场

面的记录和重现，显得威风凛凛，富贵高雅。这样的

仿生图像在其他地区是找不到的。

２．几何性
傣族佛幡在形态上可以说是形形色色的，但其

最大特点可以归属为几何性，特别是对于织锦佛幡

来说。几何学从数学的角度来研究物体的形状、大

小、位置，以及点、线、面、体的性质，几何形图像符号

就是运用几何关系作为基本配置协调关系、遵循美

学原则、体现形式美的规律、以几何学的排列和组合

方法作为基本构成方法而形成的图像符号。

傣族佛幡图像符号（特别是织锦佛幡图像符

号）的几何性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织锦

佛幡的工艺特点。织锦佛幡是通过经线与纬线的线

型交叉编织而成的，巧妙利用色线的拼接组合来表

现事物的色彩、形态、肌理等纹样符号信息。因此在

织锦佛幡的织造工艺条件下，比较容易使用那些以

４５°及其倍数角构成交或转折的直线条，比较容易形
成那些色彩对比清晰明确的图像符号。例如，马脖

子和身体成９０°或１３５°方向的衔接，多采用侧面剪
影式、在大的实体面积中（如马身体部分）加些点的

处理方法，避免出现跳经过多而导致的超长浮纬，继

而影响牢度。这种按照工艺性和实用性而采用的艺

术处理手法，可以说是形成织锦佛幡图像符号的几

何性和装饰手法的重要原因。因此根据织锦编织工

艺，按照纵横（斜）向的数学规律加以整合处理，形

成了诸如直线（竖直线、横直线、斜直线）、弧线、曲

线、圆圈、方形、菱形、三角形等兼具仿生与简洁明快

特征的图像符号。二是适形简化抽象的结果。傣族

佛幡图像符号不仅注意形似，更强调神似，其处理方

法是一个适形抽象的过程：为了适应织锦工艺的技

术特点，常常对于真实图像抽象简化，对其作出相应

的形态变化，进行一定的形体调整，从而得到简洁明

快的几何图像。然而其语义传达仍然是建立在指示

和象征基础上，图像发生扭曲，甚至是变异，具象符

号随着形态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对于内涵来说，适形

抽象并不会影响对其内在神似的表达。例如，对于

织锦绕线板单位纹样符号，在简化抽象过程中，有的

框架趋于方形，有的框架趋于菱形，但无论是方形框

架还是菱形框架，均不会影响绕线板这一图像符号

的语义表达。

　　二、傣族佛幡艺术是一种指示符号

指示符号具有逻辑类似性，即通过因果逻辑，在

时间、空间和逻辑上构成指涉关系，使人明白其内在

意义。傣族佛幡指示符号同样具有逻辑类似性，其

在表面形式与所表达的语义内涵之间存在着逻辑关

系和实质性关联。从指示功能的角度来看，傣族佛

幡艺术既是具有指示教育性的指示符号，也是具有

指示区分性的指示符号。

１．指示教育性
傣族佛幡指示符号的特殊性源于宗教活动形成

的指示教育性及其指示教化性效果，主要体现在傣

族佛幡的特殊用途上。傣族佛幡在现实社会中常被

用于朝供与祭祀佛祖，是南传上座部佛教最常见的

和信徒供佛赕佛用得最多、最引人注目的悬挂式艺

术品。根据佛教教义：通过赕佛可以洗刷个人犯下

的罪行，并且多赕多得福，少赕少得福。这种图案精

美的傣族工艺品在祭佛赕佛的同时，都极大限度地

通过构图来传达、展现和宣扬南传上座部佛教主张

的“行善积德、赕佛升天”的教义精髓和佛教思想。

这种赕佛宗教活动的规定性，以及“行善积德”的指

示教化作用，使得佛幡在形式与意义之间形成了必

然的逻辑关系。

傣族佛幡（见图３、图４）一般为长条形，多数宽
度为２０～３５ｃｍ，长度从数米到十余米不等，上织花
纹图案，绚丽多彩，是佛教信徒拜佛祭佛、祈求吉福、

表达心愿的一种承载物，是佛教信徒对贝叶经中所

载历史、典籍、文学故事等内容的艺术化解读，同时

也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对佛教信徒进行指导宣传教育

的一种方式［５］。

根据傣族佛幡的题材内容，可以将其宣传教化

的主题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劝导信仰虔诚，一心向佛。用一切方

式敬佛颂佛，赞颂至高无上的佛祖，崇拜佛祖，要求

信徒始终严格遵照佛祖的修习言教，将佛祖的本生

故事融入到傣族的民间神话传说中，在内容上经常

以《释迦成佛图》《佛祖在菩提树下传经》《五位佛

祖》《众僧聚会讲经图》等佛教故事、佛教典故、佛教

教义为题材，在表现方式上或者直接出现佛祖形象，

并以象征佛的菩提树、大青树、莲花、花蔓作为陪衬；

或者以佛塔、佛寺等佛教建筑作为象征；或者用传说

中佛的化身和使者的孔雀、大象等吉祥物进行表示。

总之，时时刻刻、随时随地把佛（或佛祖）放在宣传

的中心地位。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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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类是告诫因果报应，一心从善。以因果关
系劝告人们弃恶从善，时时不忘赎罪，以求来世安宁

美好。按照佛祖的说教进行修行，在具体的实践中

主张自我解脱、自我拯救，以达到自身的解脱［６］。

最典型的是根据经书《坦力落》绘制的“天堂地狱图

说”佛幡。按《地狱变相》的内容，将画面分成上中

下三格：上格，绘天堂，凡十六层，其上又有一最高的

境界；中格为执法之诸神，据死者生前的善恶，判其

上天堂或下地狱；下格面积最大，以示“天堂门窄，

地狱路宽之意”［７］。这些内容的宗旨都是劝人要寂

静苦修、赕佛积善、修行来世，如果今世不布施、不行

善，来世将受到打入地狱、转生成为饿鬼畜牲的惩

罚。人只有在现实中克服自身的种种欲望，修到最

高层次———阿罗汉，才能得道。在苦中才能获得拯

救，也只有从不断循环的死与生的轮回中才能获得

解脱，并且达到“涅?”。

第三类是明示慈悲为怀，一心求和。借佛经故

事、神话传说对信徒进行善性劝说，宣传佛教慈悲济

世、关爱生命、热爱和平、追求和谐的基本要义，告诫

信徒要有一颗宽容、忍让之心［８］，争取人心和善、家

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这些佛经故事主要来

源于《中国贝叶经全集》第１卷汉译本《佛祖巡游世
界》（即经典著作《帕召列罗》），里面既有许多佛祖

在不同转世期间的故事，也有“维先塔纳善施”“佛

祖过海传教”“舍生饲虎”“五位佛祖”“佛法斗妖

魔”“佛祖悟道成佛”等充满了佛教色彩的故事，除

了宣扬佛教的力量外，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直接进

行佛教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观教育。取材于神话传说

的有“白牛公主”“孔雀公主”“葫芦信”“召树屯”

“召相勐”“娥并与桑洛”等故事，同样一心求和，宣

传和谐、乐施好善，起到净化心灵、教化信徒的作用。

２．指示区分性
指示符号的重要功能是其指示区分作用，即向

受众展示某种意义或信息，区分某些情况或类别，识

别某个空间或时间。傣族佛幡艺术的指示区分性体

现在其可以根据材质和工艺，区别不同地区的佛幡，

如临沧地区的刺绣佛幡、德宏地区的剪纸佛幡、西双

版纳的傣锦佛幡。

临沧地区的刺绣佛幡，傣语称作“董”，其基本

特点是明快艳丽。“董”的内容往往是佛经故事，按

故事的情节精选出四个画面，用四幅连环画的形式

来连续表达。其方法是每个画面用两块高９ｃｍ、宽
２１ｃｍ的刺绣片，正反两面订在一块高 １３０ｃｍ、宽
２１ｃｍ的缎面的下端，不同色彩的绸缎剪成锯齿形
钉在两侧装饰，艳丽的丝坠下垂在刺绣片的下端，色

彩配置讲究强烈明快，大多选用朱红、桔黄、中铬黄

等暖色调作底，整张刺绣片又用银线和金线绣上各

种纹样轮廓线作边，以达到单纯中显得丰富、对比中

求得和谐的效果。

德宏地区的剪纸佛幡，傣语称作“幌”，其基本

特点是生动淳朴。长幌悬挂于佛寺院内十几米高的

凤尾竹高杆上，竿头有的是用各种彩色剪纸、绸布等

精心制作的华丽彩亭、宝盖加以装饰，目的是为了祈

福；有的是用素白色的纸扎作为装饰，目的是为了追

念亡灵。形似飘带，形式多样，不拘一格，在佛寺中

随风飘扬，散发出一派佛意，被认为是灵魂通向天堂

的阶梯，成为傣族佛寺的一种象征，也是傣族的一种

精美的工艺品。

西双版纳的傣锦佛幡，傣语称作“焕”，其基本

特点是精美考究。“焕”一般宽３５ｃｍ，长约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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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０ｃｍ，悬挂于寺内大殿佛的两侧，成对配置，也有
的长达数丈，从寺庙顶一直拖垂到地。纹样内容极

为丰富，编织技艺十分精湛，装饰画面多与佛教有

关，以佛塔建筑为主，配以各种与佛教传说有关的人

物，以及有吉祥意义的动物、植物，还有亭台、楼阁

等，其纹样结构、图案造型、色彩搭配等均可以说是

集傣锦精华之大成［４］。

由于材质、加工工艺的不同，傣族佛幡在纹样、

构成、色彩上表现出极大差别，呈现出艺术符号的指

示区分性功能。

　　三、傣族佛幡艺术是一种象征符号

象征是用具体事物表示某种抽象概念或思想感

情的一种认识方法。象征符号与其代表的对象之间

并没有相似性或存在性的关联，它们之间既无因果

相承的关系，也无必然或内在的联系，其表征方式仅

仅建立在社会约定或人们共同意向的基础之上，是

基于传统原因而约定俗成代表某一事物的符号。

傣族佛幡艺术符号不仅是傣族展示美的形式，

同时也是傣族历史文化的载体。傣族佛幡中的每种

动物、植物纹样都隐藏着一个优美动听的故事传说

和古风遗迹，每一个图案纹样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

义。英国人类学家科恩把象征符号分为两种：一种

是神圣的象征符号，另一种是世俗的象征符号［９］。

傣族佛幡艺术中同样存在着这两种象征符号。

１．神圣的象征符号
德国宗教哲学家鲁道夫·奥托在《论神圣》一

书中把“神圣”定义为“是一个宗教领域特有的解释

范畴与评价范畴”［９］。傣族宗教祭祀用品佛幡上有

佛塔、殿堂和亭阁等建筑物图案，因为这些是供奉于

神的象征符号，主要用于宗教仪式，有其宗教的神圣

性，绝对不能应用于家庭日用品上。傣族佛幡上还

有许多与佛教相关的象征符号，如象征吉祥、圆满的

五树六花（五树：槟榔树、大青树、铁刀木、菩提树和

贝叶棕，六花：黄姜花、文殊兰、鸡蛋花、黄缅桂、睡

莲、地涌金莲），这些都是傣族佛教文化的象征物和

代表物。用纹样来代替文字作为象征符号，用于宗

教仪式，目的是让佛徒不忘佛祖的教诲，具有特殊的

神圣性。对这些神圣的象征符号的创造、制作、传

承，以及应用，表达了傣族佛幡视觉符号的独特性和

艺术性。

２．世俗的象征符号
“世俗”与“神圣”这一概念如出一辙，都与宗教

有着直接的关联。根据《韦伯斯特大辞典》的解释，

“世俗”一词的意思是“属于或关于现世和尘世事物

的，与教会和宗教事务相区别”，世俗化就是宗教对

社会生活各方面丧失影响的过程，表明人类社会的

各个领域逐渐摆脱宗教的阻碍而日趋理性化［９］。

傣族佛幡艺术虽然具有宗教属性的一面，但南

传佛教艺术本身并不像大乘佛教和藏传佛教教条冷

漠地刻画阴森的宗教氛围，而是用鲜活的生活与景

物阐释宗教内涵，因此傣族佛幡符号也有充满世俗

味和人间情的另一面。身处气候温热、水源充足、土

地富饶、风光秀美的西双版纳和德宏地区的傣族不

缺乏鲜活的生活与景物，加之民间创作活动的普及，

活跃了傣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也不断地启发着傣族

民间艺术家的思维活动，他们创作出的佛幡图案不

仅是单纯地摹仿自然景物，也是对生活的新认识，同

时也加进了手工艺者许许多多的主观想象和希望的

成分，这使得傣族佛幡符号有了丰富的寓意性和象

征性。

例如，傣族佛幡中的孔雀文化符号，是综合生存

环境、风土人情和历史发展等多种因素而形成的。

傣族居住地区气候适宜、雨量充沛、雨林茂密，适宜

热带动物生息繁衍。历史上傣族就有饲养孔雀的习

惯，尤其是景洪地区孔雀较多，有“孔雀巢入空树

上”之说，因此被称为“景咏”（孔雀城）。长期以来，

傣族人民一直认为孔雀美丽、善良、智慧、吉祥，把孔

雀作为自己民族精神的象征，并且认为，孔雀沐浴

时，总要抖落羽毛上的水珠，水珠落在动物身上，就

健美长寿，六畜兴旺；落在地上，明年就五谷丰登，因

此对它怀有虔诚的崇敬之情。

在傣族佛幡中还有许多用大自然里的动植物形

象来表达美丑、象征善恶的世俗象征符号，如高洁的

荷花、亭立的槟榔、艳丽的睡莲、庄重的大象、威严的

麒麟、圆润的蕨菜……这些象征符号与其所处的生

产生活环境和世俗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是傣族社会

劳动生活的反映，表达着人们对和平幸福的美好追

求与向往，并应用于世俗礼仪中。

　　四、小结

傣族佛幡艺术符号按视觉符号对象的关联性可

以分成图像符号、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三种类型。

对于符号的类型来说，这三种符号的概念是有明确

定义的。但对于具体问题，这三种符号类型的分类

并非泾渭分明、一成不变的，只不过是强调符号对象

关联性的重点不同：图像符号是强调符号与其表达

对象之间的形态相似性（二者有相似性关系）；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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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是强调符号与其表达对象之间的逻辑联系性

（二者有存在性关系），既不是由于形似也不是由于

社会习惯或约定，而是由于二者之间存在的因果逻

辑联系；象征符号是强调符号与其表达对象之间的

约定俗成性和“非理据性”（二者有任意性关系），是

意指性联系。

从符号的划分来说，这三种符号类型的划分具

有一定的相对性。从不同角度，可以把一个符号划

分为不同的符号类型。例如，傣族菩提双鸟纹的织

锦（见图５），从符号对于对象的模拟性质上来说，其
具有仿生的几何性，是一种图像符号；从符号与其表

图５　傣族菩提双鸟纹织锦

达对象之间的逻辑联系上来说，其既有指示区分性，

又有指示教育性，长期服务于南传上座部佛教，是一

种指示符号；从符号与其表达对象之间的约定俗成

性上来说，尤其是菩提树纹样，寓意佛主释迦牟尼的

“说法”，象征圆满、吉祥，又是一种神圣的象征

符号。

正因为如此，傣族佛幡艺术符号可以通过图像

符号、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等不同的符号类型来传

达不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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